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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中 」
不單是本港新

聞，更上了國際傳媒的版面，我
在「佔中」初期剛好到新加坡旅
行，亦見到當地華文報章大篇幅
報道。不論是在景點遇上的香港
人，晚飯相聚的新加坡朋友，抑
或在旅館中遇到，來自世界各地
的新相識，眾人都關心事態發
展，大家交流了不少意見。

回到香港，親身踏進旺角
的佔領區，頓時感覺自由的可
貴。在成長的城市活了三十多
年，未試過在彌敦道任意行走，
馬路兩旁坐了不同背景的人，

有各色各樣的海報、佈置，表達
著同一樣的訴求。

這次的「佔中」行動，無疑
有著崇高的理想，要為大家爭取
民主自由，但亦的確為社會帶來
不便，我亦試過趕著去上課卻堵
在馬路，放了學因封路沒有車，
要行半小時才到港鐵站轉車回家。

跟朋友午飯，她工作的機
構有份參與「佔中」，我問她如
何看這次運動，她苦笑著說個人
並不贊成「佔中」，我呷一口桌
上的熱菜蜜，說我也不贊成。朋
友說她不相信這場群眾運動，能
令中央政府改變立場，隨時會令

關係惡化，難以收場。我點頭稱
是，這亦是我支持爭取普選，但
卻不贊成「佔中」的原因。但朋
友最後拋了一句︰「但如果沒有
這場運動，沒有人搞這些事，就
更難令中央知道香港人的心聲，
這可說是無辦法中的辦法。」

更令人可悲的，是社會變
得「敵我分明」，有人說政見不
同就不是朋友，有人卻說政見不
同才要「保持」朋友關係，以窺
探敵方一舉一動。

最近 Facebook 有很多「佔
中」的討論，當中夾雜不少粗言
穢語，有些朋友只要見到立場不
同 者 有 所 舉 動 ， 就 連 番 在
Facebook 中大肆抨擊，好像政
府與學聯本來安排十月上旬對
話，但政府在對話前夕宣布擱

置。即晚網上就出現連番針對
政府的評論，但我想一想，一隻
手不能拍掌，對話擱置，學聯、
佔中三子亦有責，他們在對話前
夕宣布發起「不合作運動」，當
你為對話營造各種前設條件時，
政府感到氣憤難平，亦非不無道
理。

有朋友跟我說，社會已難
以容下平衡聲音，我覺得一點都
不錯，傳媒各有立場，對不認同
的「另類聲音」隻字不提，讀者
能靠傳媒了解整件事嗎？我想不
可行。

民主可貴是接納不同聲
音，但現在卻變成只容下單一意
見，我擔心謾罵文化愈演愈烈，
社會撕裂愈來愈深，即使「佔中」
過去，造成的傷痕亦難以癒合。

所謂「少
年 夫 妻 老 來
伴」，其實這

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一段婚姻的維持，是要男女

雙方面小心經營、忍耐與遷就，
否則隨時會弄致家庭破裂，甚至離
婚收場。算算看，我和老伴相處
已近五十年了！期間經過無數次風
風雨雨，猶幸大家都能克制自己的
脾氣，保持緘默，否則孩子們難
免處身破碎家庭，永無寧日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
動蕩，人心惶惶。我們的親朋戚
友，紛紛辦理移民外地手續；他

們把自己辛苦建立的
事業與家庭，搬往外
地去。有些更扮演「太
空人 」，年中飛來往
去，永無止境。這樣
聚少離多的日子，使
得家庭間難有溝通凝
聚，漸漸大家都變得
陌生與疏離了，可見
移民潮影響深遠！多
少美好的家庭，一下
子全給他冲散了。妻離子散的情
景，歷歷在目。最無辜還是一群
幼稚孩子，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大
人們到底發生甚麼事？引發這麼大

的巨變呢？在這動盪暴亂的社會
裏，希望每個家庭也能互相體諒，
保持和諧、美好吧！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眾老友記閒聊，李
先生分享最近的啟發，

「早前看收費電視節目重
播，訪問許冠文有關夫婦
相處之道，他說伴侶好比
一份套餐，有喜歡吃的亦
有不太喜歡吃的，但無論
優點缺點，都需要同時接
受，互相包容，進而欣賞
對方的缺點……」

陳姑娘認同：「正所
謂『有接納，才有建立』，
必須先接受對方，良好的
關係才能建立，推而廣
之，不僅夫妻如是，所有
人的關係也如是……」胡
伯嘆氣道：「說時容易，
做時難，人愛自以為是，

總看別人不順眼……」
馬太：「說得對，我

有位老友的母親患上腦退
化症，認知和判斷能力下
降，同住的家人竟不包容
她，終日跟她爭拗……」
李先生：「即使俾佢拗贏
又冇獎嘅，贏粒糖輸間
廠，反而破壞了彼此關
係，影響病者的情緒。」
陳姑娘：「係囉，咪當敬
老，讓吓老人家囉，毋須
咁好勝吓吓要自己啱曬
啩。」

「聽說對本身要求高
的人，較難容忍別人的缺
點。」胡伯說，馬太：「同
理心不足夠就真，多嘗試
站在別人的位置去想想，
假如你是對方會怎樣？包
容力自然會提升……」

做個做個
受歡迎的人受歡迎的人

◆ 黃美嫦

每
個
人
都
希
望
自
己

成
為
智
者
，
沒
有
人
願
意

被
冠
以
「
愚
者
」
之
名
。

但
是
真
正
的
智
慧
，
其
中

也
蘊
含
著
「
愚
」
。
在
人

的
思
想
行
為
領
域
，
愚
和

智
看
似
對
立
，
實
則
有
相

互
轉
化
的
關
係
。
真
正
的

智
者
，
在
一
定
情
境
中
，

往
往
會
自
覺
地
選
擇
做
一

個
愚
者
。中國

有
句
世
世
代
代

流
傳
下
來
的
古
語
：「
吃
虧

是
福
」
。
什
麼
樣
的
人
會

願
意
吃
虧
？
當
然
是
一
般

人
眼
裏
的
「
愚
者
」
。
但

前
人
卻
在
總
結
了
無
數
的

經
驗
教
訓
後
認
定
：
做
一

個
吃
得
起
虧
的
愚
者
，
也

是
一
種
幸
福
。

據
傳
，
清
代
著
名
文

人
鄭
板
橋
曾
經
把
這
句
話

當
作
忠
告
寫
給
自
己
的
家

人
，
而
這
個
故
事
也
流
傳

至
今
。
在
外
做
官
的
鄭
板

橋
收
到
老
家
來
信
，
得
知

家
裏
想
翻
建
老
屋
，
其
中

有
堵
牆
是
和
鄰
居
家
共
用

的
，
鄰
居
為
此
干
預
，
說

牆
屬
於
他
家
，
鄭
家
無
權

拆
牆
。
為
了
一
堵
牆
，
兩

家
的
官
司
打
到
縣
裏
，
尚

無
結
果
，
家
人
咽
不
下
這

口
氣
，
於
是
寫
信
求
援
。

鄭
板
橋
大
筆
一
揮
寫
下

「
吃
虧
是
福
」
四
個
大
字
寄

去
，
同
時
附
上
打
油
詩
：

千
里
修
書
只
為
牆
，
讓
他

三
尺
又
何
妨
；
萬
里
長
城

今
猶
在
，
不
見
當
年
秦
始

皇
。

家
人
接
到
信
，
當
即

撤
訴
，
向
鄰
居
表
示
再
不

相
爭
。
鄰
居
也
被
感
動
，

兩
家
重
歸
於
好
，
仍
然
共

用
一
牆
。哪怕

是
在
今
天
以
利

益
為
追
求
的
社
會
中
，
仍

不
乏
「
自
願
吃
虧
」
的
「
愚

者
」
。
李
嘉
誠
創
業
之
初

在
塑
膠
廠
當
推
銷
員
，
其

他
同
事
每
天
只
工
作
八
小

時
，
他
就
工
作
十
六
個
小

時
，
天
天
如
是
。
後
來
他

自
辦
公
司
經
營
，
一
個
客

戶
無
故
取
消
合
同
，
李
嘉

誠
不
但
不
索
賠
，
反
而
一

笑
：「
日
後
若
有
其
他
生

意
，
我
們
還
可
以
建
立
更

好
的
關
係
。
」

這
裏
誰
是
智
者
，
誰

是
愚
者
？
不
言
自
明
。

我
們
都
希
望
生
活
在

和
諧
的
社
會
裏
，
都
希
望

身
邊
充
滿
溫
暖
和
愛
。
怎

麼
得
到
最
大
的
和
諧
和

愛
？
讓
互
相
猜
疑
、
相
互

算
計
、
相
互
提
防
的
「
智

者
」
少
一
些
，
讓
互
相
坦

誠
、
互
相
理
解
、
互
相
謙

讓
的
「
愚
者
」
多
一
些
：

只
要
人
人
都
獻
出
一
點
愚
。

三味書屋三味書屋
◆ 岑家雄

我對物質世界從無嚮
往，也少認識，甚麼黃金
鑽飾，也只從廣告宣傳中
略知某些品牌，非我所欲
也，惟獨對美玉情有獨
鍾，卻永留在欣賞角度，
藏諸於心，毋須擁有。

深水埗和油麻地以前
都有過玉石市場，近年卻
見式微，認識不少老人家
都是鑑玉高手，從色澤與
質感可知其價值。傳統家
庭的家傳至寶常不缺美
玉，無論是手鐲或項墜，
都承傳著幾代人的愛與祝
福，粵語長片也以此作戲

劇縯譯，到了山窮水

盡，才會變賣。
我的一份愛玉情，

說穿了其實是對人性光明
與美好的嚮往，正如孔子
說：「君子比德於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

聽長輩說玉帶人氣，
貼肉配戴更添色澤。我更
覺得一個人的生命質素，
隨著年日而累積更大的智
慧與能量，年青時總帶刺
眼的光芒，仿似金鑽，當
生命進入圓熟階段，自當
如玉，溫潤可人。

龔自珍詩《夜坐 》：
「美人如玉劍如虹」，我只
想說：老人比美人更如玉。

在
香
港
現
時
的
示
威

事
件
中
，
人
群
裡
往
往
可

以
看
見
有
七
、八
十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家
參
與
其
中
。
撇

開
誰
是
誰
非
的
問
題
，
僅

僅
從
這
些
有
心
有
力
的
老

友
記
身
上
，
就
可
以
看
出

一
個
人
的
年
齡
，
真
的
不

一
定
與
能
力
成
正
比
。
而

我
相
信
其
中
的
主
要
因

素
，
是
個
人
對
世
界
的
看

法
有
關
。
有
些
老
友
記
，

在
退
休
之
後
，
就
幾
乎
不

再
關
心
外
面
世
界
的
一

切
，
不
只
從
工

作
崗
位
退
了
下

來
，
還
退
出
了

周
圍
的
關
係

網
，
好
像
被
整

個
社
會
遺
棄
一

樣
，
產
生
一
種

負
面
的
情
緒
，

令
自
己
的
生
活

單
調
和
沉
悶
。

其
實
，
工
作
生

涯
只
是
生
命
中
的
一
部

份
，
工
作
生
涯
的
結
束
，

對
一
些
充
滿
正
能
量
的
老

友
記
，
反
而
覺
得
可
以
擁

有
更
多
時
間
去
投
入
一
些

新
事
情
、
去
關
心
社
會
及

其
他
人
。
當
然
，
無
論
是

甚
麼
年
紀
也
好
，
凡
事
都

要
量
力
而
為
，
適
可
而
止

啦
！

本
文
所
談
的
「
佔

中
」
並
非
近
日
本
地
的
熱

門
話
題
那
個
「
佔
中
」，

只
是
借
用
這
個
名
詞
，

引
發
讀
者
從
中
作
出
另
類

思
考
。筆

者
要
求
不

要
「
佔
中
」
的
對

象
是
長
者
。

在
此
聲
明
，

這
裏
所
說
的
「
佔

中
」
的
「
中
」
是
指

中
央
的
位
置
，
就
是
主

角
的
意
思
；
所
以
整
句

不
要
佔
中
就
是
呼
籲
各
位

銀
髮
一
族
不
要
把
自
己
看

得
過
重
，
不
要
以
為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對
方
一
定
要

依
從
。

也
許
你
的
建
議
是

金
石
良
言
，
但
時
代
轉

變
了
，
生
活
方
式
改
變

了
，
各
類
準
則
也
跟
著

改
變
了
。幾位

好
友
都
已
身

為
祖
父
母
輩
，
但
仍
按

子
女
的
要
求
在
日
間
協
助

照
顧
唸
幼
稚
園
或
小
學
的

孫
兒
們
，
例
如
接
送
上

學
，
課
後
看
管
他
們
溫

習
及
做
家
課
等
；
有
時

子
女
會
覺
得
長
輩
指
導
孫

兒
們
的
方
式
不
對
，
那

就
按
他
們
的
話
去
做
好

了
。

有
些
子
女
會
為
孩

子（
孫
兒
）每
周
安
排
密

麻
麻
的
課
外
學
習
，
例

如
音
樂
、
跳
舞
、

普
通
話
等
；
當
這
群

好
友
被
子
女
詢
問
意

見
時
，
自
會
作
出
表

示
，
但
說
了
就
算
。

他
們
知
道
子
女
才
是

孫
兒
們
的
主
人
，
自
己

只
是
配
角
而
已
，
提
供

意
見
只
供
「
參
考
」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都
說
荔
園
垂
垂
老

矣
，
命
不
久
矣
。
果
然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就
是
它
壽
終
正
寢
之

日
。
猶
記
得
結
業
之
前
，

一
連
四
天
公
眾
假
期
，
天

氣
乍
晴
乍
雨
，
但
遊
人
如

鯽
，
最
後
一
天
超
過
二
萬

人
捧
場
，
一
反
晚
年
蕭
條

景
象
。
霎
時
之
間
，
彷
彿

回
到
其
七
十
年
代
的
光
輝

日
子
，
可
不
過
是
迴
光
反

照
，
舊
地
重
遊
，
有
點
像

瞻
仰
遺
容
罷
了
。
匆
匆
一

天
，
眼
皮
一
翻
，
未
許
端

詳
。
但
這
最
後
一
口
氣
總

算
抖
得
暢
順
，
眼
皮
可
緊

緊
閤
上
。不因

它
晚
年
的
色
衰

而
忘
了
其
壯
年
風
光
。
荔

園
開
業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

足
足
經
營
了
四
十
八
載
，

差
不
多
半
個
世
紀
，
也
實

在
帶
給
不
知
幾
代
孩
童
多

少
快
樂
。
最
經
典
還
是

它
的
旋
轉
木
馬
，

m
erry-go-round

，

來
回
兜
圈
，
騎
在

木
馬
身
上
彷
彿
忘

了
時
間
的
鐘
。
旋
轉
木
馬

不
停
的
轉
呀
轉
，
外
頭
大

千
世
界
也
不
住
的
轉
呀

轉
，
只
是
前
者
是
原
地
踏

步
，
後
者
是
滄
海
桑
田
。

時
光
流
轉
，
這
香
港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昔
日
大
型

遊
樂
場
也
早
變
得
「
蚊

型
」
。
也
怪
它
自
己
不
懂

護
理
面
容
，
只
任
憑
歲
月

刀
痕
，
在
臉
上
隨
意
刮
上

皺
紋
。
看
看
它
的
咖
啡

杯
，
看
看
它
的
太
空
輪
，

還
有
摩
天
輪
等
機
動
遊

戲
，
也
的
確
滿
臉
風
霜
，

有
點
風
燭
殘
年
。
還
有
擲

磚
贏
香
口
膠
和
幸
運
輪
盤

等
攤
位
遊
戲
，
沒
有
史
諾

比
或
哈
囉
吉
蒂
，
如
何
贏

得
現
代
孩
童
丁
點
歡
心
。

創
業
難
守
業
更
難
，
跟
不

上
時
代
步
伐
，
汰
弱
留

強
，
也
無
話
可
說
。

最
慘
還
要
數
它
的
大

象
天
奴
。
這
隻
香
港
最
後

一
頭
大
象
，
一
九
五
八
年

四
歲
被
賣
落
園
中
，
孤
獨

無
伴
的
在
方
圓
四
百
呎
範

圍
內
，
終
其
一
生
。
一
象

的
痛
苦
換
來
無
數
孩
童
的

歡
笑
，
也
算
犧
牲
小
我
完

成
大
我
。
終
於
，
大
象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三
日
中

午
因
急
性
肺
炎
不
支
倒

地
，
了
結
了
牠
點
頭
屈
膝

向
遊
人
討
香
蕉
花
生
的
卅

一
年
迎
送
生
涯
。
莫
非
真

是
「
唔
怕
生
壞
命
最
怕
改

壞
名
」，
天
奴
天
奴 —

 

天

天
的
做
其
奴
隸
。
三
十
五

歲
，
其
實
怎
算
老
死
；
真

正
老
死
的
，
或
者
是
把
大

象
囚
禁
的
那
塊
遙
遠
的
童

話
樂
園
。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同心圓同心圓
◆ 李錦洪

世
事
無
絕
對
，
老

祖
宗
常
說
人
生
七
十
古
來

稀
，
然
而
，
最
近
聯
合

國
一
份
全
球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較

預
期
快
，
大
部
份
國
家

和
地
區
都
未
準
備
好
應

對
。
日
本
問
題
最
嚴
重
，

國
民
預
期
壽
命
84
歲
，

全
球
第
一
。
香
港
方
面
，

民
眾
預
期
壽
命
有
83
歲
，

全
球
排
第
二
。

富
裕
國
家
就
人
口

老
化
的
準
備
比
窮
國
好
，

長
者
享
有
最
佳
生
活
和

經
濟
保
障
的
地
方
是
瑞

典
，
最
差
是
在
阿
富
汗
。

但
「
金
磚
五
國
」
老
人
生

活
卻
比
窮
國
差
，
皆
因

人
口
老
化
加
速
，
很
多

政
府
都
抗
拒
應
對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
缺
乏
長
者

政
策
，
正
如
香
港
，
不

少
長
者
要
靠
執
紙
皮
幫

補
生
活
費
。
香
港
政
府

的
施
政
，
並
無
全
面
兼

顧
各
方
面
的
需
求
，
只

有
頭
痛
醫
頭
，
腳
痛
醫

腳
，
尤
其
是
對
長
者
的

生
活
保
障
缺
乏
長
遠
的

政
策
，「
敬
老
」
只
是
紙

上
談
兵
。
現
在
是
時
候

檢
討
人
口
老
化
加
速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了
。

十
一
月
是
「
敬
老

月
」，
人
人
都
能
做
到
孟

子
所
言
：「
老
吾
老
，
以

及
人
之
老
。
」
是
最
有
意

義
的
了
，
但
莫
過
於
政

府
決
策
者
能
作
出
對
長
者

有
長
遠
的
政
策
呢
。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試過七一遊行搞到立
立亂又拉咗好多人，以為
衰到貼地，點知到十月重
大鑊。初初啲人笑話梗係
想利用十一國慶贈慶。勢
估唔到雙十都過埋、對話
會議又開埋，都未收到
科。之前見到周圍電燈柱
掛住綵旗寫住 65，諗諗吓
而家離 1949 年果然已經
65年。如果係個香港人，

已經可以攞長
者咭 ， 搭乜
車都兩蚊。
嘻嘻 ， 唔係
共產黨 ， 係
兩蚊黨。

見到呢個十月圍城，
好多人同我阿珍一樣心
噏。政治啲咁深奧嘅嘢我
唔識，淨係知道相嗌唔好
口，一味使硬係冇用嘅。
即係呢，教仔之時唔可以
一味唔准，有時要講數，
調轉仔女又唔可以爛撻撻
重要脅父母。大家企硬咗
就冇得轉彎囉。

不過一晒冷就好難軟

化，所謂上台容易落台
難。變咗啲火愈燒愈㷫，
大雨都淋唔熄。

阿女訴苦話塞車，調
轉細仔話少咗車行，空氣
清新咗，正一各有各講。

我地啲師奶都唔知邊
個更加有道理，但係知道
肯定係好浪費。香港有錢
囉。周街飲樽裝水、搭圍
欄、起帳幕……猛話有垃
圾分類，但係呢啲咁嘅臨
時嘢，都會掉㗎啦。真係
好嘥。唉，有人話中國人
淨係鍾意自己人打自己
人，今次大家都元氣大
傷，香港最傷。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不久前難得有機
會往韓國有機農場作體
驗，認識了農場主人和
他漂亮的太太 Kelly。
六十多歲的夫婦活力過
人，先生大清早吃過早
飯便下田幹活，在田畿
中彈跳自如，一天工作
停不了，晚飯後仍在忙
於用電爐揉茶葉，越做
越起勁。相比之下，
我們城市人在田間作業
不消一會兒已累透！

這次農場體驗之
旅最大收獲是在女主人
的廚房偷師。她每天三
頓飯皆精心泡製、用的

都是農場採摘的新鮮

蔬菜。最令人感動的是
提早起床為我們準備豐
富早餐，因為她說下田
要先吃得飽！

她為大家煮的家
常菜式特別顯心思，
通常有一款主菜如煎
魚、另備一款湯水，
再加沙律和泡菜佐膳。
太太笑說先生愛享用不
同口味的湯，所以她
動腦筋將白蘿蔔、昆
布、魚乾、豆腐等百
變多款湯水。她烹調
的香煎魚、雜豆飯、
美味薄餅都很可口。
她曾示範招牌吞拿魚拌
飯，在飯面鋪雜菜，
再點綴以美麗花瓣，
嚐過無不讚好！

我們從田園採摘

的新鮮蔬果，在她指導
下調製成沙律，配以秘
製柚子味沙律醬。飯後
主人又教我們用花瓣泡
花茶，做沙律、甜品
等。另教我們用花朶製
成冰塊，派對中可大派
用場，讓我上了以花入
饌的一課。他們又不吝
分享了家中醃製蔬果的
秘訣。

農場主人強調清
新口味吃出健康，與在
港吃的烤肉韓菜餐不
同，韓國農家裡菜多肉
少的食譜令我得到不少
靈感，學會善用新鮮食
材弄出多變化的食譜。
現時在家裡常試驗各式
韓式拌飯和素菜，令飯
桌上更多滋味！

大家唱大家唱
調：賣相思
詞：梁　愛

 ◆  奕　琪

長者共同一心願，老當益壯，慶祝長者節，
歡樂享天年，中心裡，共暢聚，天天都歡喜，
我願意，人呀人，健康福壽綿綿。

和而  同

老
友
記
的

做
智
者

農家菜滋味

老人如

◆ 吳之瑩

相交樂相交樂
◆ 文：阿展媽媽

 圖：敏　　怡

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正
能
量

園

賀長者節

少年夫妻老來伴 不

人

口

老

化

還
是
做
愚
者

不
要

「
佔
中
」

玉

「套餐」「套餐」理論

傷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